





































































































法，确立了人的自由本质 （逻辑规定） ——异化 （历史行
程） ——人的本质复归 （共产主义或审美） 的逻辑—历史
叙述。马克思首先进行了逻辑的规定，就是人的本质是自
由自觉的活动，包括生产劳动以及精神活动在内。它既是
人的自然的本质，又是人的社会本质。他认为人与自然的
统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是人的本质
的确证。他说：“而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
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
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
特性。”“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
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
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
的存在物来对待） 的自我确证。”审美与劳动一样同属于
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这一逻辑规定确
定了审美就是人的本质——自由自觉性的实现。但是，它
毕竟是一种逻辑规定，而不是现实的规定。因此，我们还
要考察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论述。
马克思从逻辑进入到历史，于是发生了逻辑与历史的
对立，从而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他认为，由于私有制
度，劳动由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
出卖体力和智力的片面活动，丧失了人类活动的丰富性，
它不能确证人的本质，反而使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分
离，进而使人的本质沦落。因此，在现实社会，劳动使人
与自己的产品对立，人不能在对象世界“直观自身”，于
是审美活动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说，劳动不能创造美，而
成为非人的活动。马克思说，由于私有制以及劳动异化，
造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于是
劳动者丧失了审美的需求和能力。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
里对私有制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并且否定了现实活动
（包括实践劳动） 与审美的一致性。
马克思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让逻辑回归历
史，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认为，实践劳动虽然是异
化的，但也为其本质的回归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发展到顶点，就将自我否定，废弃私有制，而实现共产
主义。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将被克服，回归人的
自由自觉本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
也终将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新的社会中，人的感觉获
得解放，审美成为普遍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他乐观地预
言：“因此，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
特性的彻底解放。”“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
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他认为，“不仅是五官
的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 （意志、爱等
等）”都是属人的感觉，其中也包括审美的感觉。由于废
除了“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才使包括“即感受
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那些能感受人的快
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
来，或者产生出来”。由此可知，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劳动
创造了美的命题，但这只是逻辑的设定，而不是历史的认
定。他认为审美并不是劳动直接创造的，因为有史以来的
劳动都是私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不具有自由自觉的性
质；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劳动才具有自由自
觉的性质，才能创造美。当代实践美学的错误就在于直接
把实践肯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劳动创造了美，而否
定了实践劳动的异化性质，从而把自由的审美降格到实践
活动的水平。
马克思美学思想具有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品格。它的
古典性在于其肯定性。青年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肯定人的感性本质，并且把它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
础上。虽然他不肯定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的现实，但毕
竟认为劳动和审美可以在历史的最高阶段成为自由自觉的
活动，于是现实活动与审美活动没有对立，人的本质可以
得到实现，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理性与感性可以得到统
一，从而建立了一个社会的乌托邦。这一肯定性的美学思
想带有古典哲学的印记，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精
神。现代哲学打破了这种对人、理性、历史的乐观信念，
揭示了现实生存的缺陷，这意味着即使历史在进步，但人
永远不能克服与世界 （社会、自然） 的对立，不能实现感
性与理性的同一，不能把实践活动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
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由，从而也不能与审美同一。现代社
会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理论，结束了乌托邦的想象。于是现
代哲学肯定存在的超越性，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批判性。而
现代美学也在这个哲学基础上强调了审美的超越性，对现
实展开了审美批判。
马克思美学思想又具有现代性，蕴涵着现代哲学的批
判精神。马克思以人本主义理想否定了有史以来的一切社
会存在，特别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是其美学
思想的价值所在。马克思美学思想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
实的批判性。但这种批判精神为其他人本主义思想家所共
有，并非马克思的独家创造。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批判性另
有所在，这要从其哲学体系中寻找、发掘。马克思认为人
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不容于异化劳动，只是在消
灭私有制的社会中才得到实现，而审美是其中的一种。那
么，如马克思所揭示，私有制下人与世界对立，审美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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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丧失，就不可能存在审美活动，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会
有审美。但历史事实是自从有文明以来，就发生了审美活
动，并且在文学艺术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也论
述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与审美的对立。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呢？这就要诉诸审美的超越性。审美虽然发源于人的实践
活动，但不等同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异化的，而审美
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审美本源于存在，它具有超越性，即
超越现实生存，包括超越物质生产实践，超越主客对立，
超越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而达到了自由的领域。这一审
美超越性思想，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合理推断，也是其必
然发展。马克思美学思想也沿着这一逻辑线索发展着。首
先，马克思改变了早期对实践劳动的浪漫主义肯定，不再
认为只要消灭私有制就可以使人的一切活动都成为自由自
觉的活动，不再认为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和实际生活领域
创造出一个自由王国。他说：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
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
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
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
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
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
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
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
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
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
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
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
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
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
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
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第 3卷）
在这里，成熟期的马克思修正了早期的思想：第一，
实践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存的手
段，属于必然王国。第二，自由不再是实践劳动的直接创
造物，不能在现实世界实现，而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
彼岸。第三，包括审美的自由活动要在实践劳动之外才能
实现，因此要缩短工作日。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理想，不
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消费的丰富，而在于工作日的缩
短，剩余时间的增加，人们可以充分地从事包括审美、艺
术活动在内的自由活动，从而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
一论述确认了现实与审美、必然与自由、物质生产与精神
活动、此岸与彼岸的分别将永远存在，只是社会的发展为
精神的、审美的超越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从而开辟了自
由的可能，而不是建立一个地上天堂。此外，成熟期的马
克思还把艺术生产规定为“自由的精神生产”，以区别于
意识形态等不自由的精神生产。这样，马克思美学思想就
肯定了审美的自由性和超越性，从而更彻底地具有批判
性。《手稿》中马克思对实践劳动与审美的敌对仅仅限制
于私有制社会，而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审美与实践劳动
之间的差距将得到消除。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他认为审美
与劳动实践分属于彼岸与此岸两个不同的世界。审美不肯
定现实，哪怕是理想的现实，而是以自由精神超越现实、
批判现实，使人获得自觉性。这样，马克思美学以其批判
性而具有了现代性，成为现代美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当代美学正在经历着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主要
体现为超越理性主义，由肯定性向批判性的转变。这就是
说，审美不再是理性 （以及它制约下的感性） 的显现，不
再是现实生存的完善，不再是主体性的实现，而是超越理
性和感性、批判现实生存、克服主客对立的自由生存方
式。这一转变使中国美学与世界现代美学同步发展，并且
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已经迈上了现
代社会的门槛，现代性压抑加强，个体精神自由成为突出
的问题，需要审美的批判和解脱，而古典美学对理性的信
仰、对现实的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具有超越性和
批判精神的现代美学才能适应这一历史时期人的精神需
求。马克思美学思想无疑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目前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践美学仅仅保留了其古典
性，而排斥了其现代性。它肯定实践与审美的一致性，不
能批判市场经济的异化现实；它肯定主体性和理性精神，
阻碍了审美现代性的实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超越实践
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古典阐释，从现代哲学的高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思想，发掘和继承
其批判性精神，使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积极因素。
反思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现象”
——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关系
□夏锦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兼职教授，《学术月刊》编审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有机部分。随着马克思主义
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马克思主
义美学也随之在中国落地生根。从
那时起至今的百余年间，尽管传入
到中国来的美学思潮、理论琳琅满
目，但它们大多能落地却不能生
根，能生根却不能发芽和结果。唯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以不
可阻挡之势，在中国土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它毫无争议
地成为以往百余年中国美学的主流。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
中国美学的“主流现象”。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美学，这一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
“主流现象”值得反思，这将涉及新世纪中国美学走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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